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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鲍照是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诗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李益是唐代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诗人 , 边
塞诗创作有丰富的生活积淀 ,他的边塞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鲍照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因此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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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学界对边塞诗的研究蔚为大观 ,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所持的研究方法 、研究视
角不同 ,关于边塞诗涵义的界定仍存在分歧 , 可谓智者见智 , 仁者见仁。例如 ,在 1984年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
上 ,胡大浚先生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边塞诗不等于战争诗 , 不等于爱国诗 、民族诗 ,不等于写在边塞的诗;也不简单等于上述诸
种内容诗篇杂凑一块的混合体” 。他提出“举凡从军出塞 ,保土卫边 ,民族交往 , 塞上风情;或报国壮志 ,或发反战呼声 , 或借咏
史以寄意 , 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自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 , 下及朋友之情 、夫妇之爱 、生离之痛 、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
的 ,统统都可以归入边塞诗之列。” [ 1] (P38 、44)他界定的边塞诗所包涵的内容很丰富 , 但是只限于特定的时代———唐代出现的文
学现象。而叶金则认为:“以边塞生活为主题写诗 ,始于汉乐府古题 , 及南朝宋鲍照创造性地运用乐府古题和自制新题 , 写了
《代出自蓟北门行》 、《拟行路难》等十三首 , 是反映了那个时代苦难人民的悲愤情绪和为保卫国家不惜献出生命的勇敢精神的
边塞诗 ,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诗的诗人。” [ 2] (P65)
单就胡大浚先生所界定的边塞诗定义看 , 鲍照创作的边塞诗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其边塞诗数量不多 , 在他的诗文中所占
比例不大 , 然而 ,其边塞诗的艺术成就是不容忽视的 , 可以说鲍照是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诗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







鲍照(约 416—466), 字明远 ,祖籍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子), 出身寒族 , 自称“孤门贱生 , 操无炯迹” 、“负锸下农 , 执羁末
皇” 。他才华横溢 , 与谢灵运 、颜延之被誉为“元嘉三大家” 。二十六岁时献诗临川王刘义庆 , 擢为国侍郎 , 又历任太学博士 、中
书舍人 、秣陵令 、临海王刘子顼的军府参军等职 ,世称鲍参军。泰始元年(465),晋安王刘子勋起兵谋反 ,临海王刘子顼响应 , 次
年兵败 ,鲍照为乱兵所杀。[ 4]
李益(748—829), 字君虞 ,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李益出身世宦之家 ,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随家迁离故土 , 定居洛
阳。李益是一位长寿而又诗名卓著的诗人 ,历经玄 、肃 、代 、德 、顺 、宪 、穆 、敬八朝。大历九年他入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幕 , 随军北
征 ,从此开始了“五在兵间”的漫长军旅生涯 , 先后入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幕 , 金吾大将军杜希全幕 , 宁节度使张献甫幕 , 又被
幽州节度使刘济辟为从事 ,进为营田副使。离开幽州幕后 ,唐宪宗李纯闻其诗名 , 召为秘书少监 ,官终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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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鲍照“才秀人微 , 史不立传” , 所以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其从军入塞 , 但他却有过数次亲临边地的经历 , 元嘉二
十二年(445)至元嘉二十四年(447), 鲍照从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到彭城 , 当时的彭城是刘宋王朝与北魏政权毗邻的边地 , 又比
如元嘉二十八年(451)至元嘉二十九年(452), 他又随南徐 、充州刺史始兴王刘 至瓜步 , 而瓜步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冬十二
月曾被北魏占领。不过 ,其边塞诗的创作多采用乐府古题 , 加之用史料弥补生活经历的不足 , 尽管有缺憾 , 依然有很高的成
就 ,对后世边塞诗的发展也有开辟之功。李益《从军诗序》有其从军经历的描述:“君虞长始八岁 ,燕戎乱华 , 出身二十年 ,三受
末秩;从事十八载 , 五在兵间。故其为文 ,咸多军旅之思 , 自建中初 ,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 ,又忝今尚书之命 , 从此出上
郡 、五原四五年 , 茬冉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 ,亦多在军戎。” [ 5]李益是唐代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诗人 , 他前后度过近二十年的
边塞军旅生涯 ,所以李益的边塞诗创作有丰富的生活积淀 ,这是较之鲍照而言不同的地方。
鲍照生存在南朝这个战争频仍 、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 , 况且他出身寒门 , 无论现实环境多么恶劣 , 他始终不甘心沉沦下
僚 ,屈从于命运的安排 , 一直怀有强烈的建功立业 、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正如他在《拟行路难》其六中所说“丈夫生世会几时 ,
安能蹀躞垂羽翼?” [ 4]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中“羽檄”急驰 , “烽火”连天 ,战争一触即发 , 紧张激烈的场景描写都是为最后抒发
自己的英雄壮志做铺垫:“时危见臣节 ,世乱识忠良。投身报明主 ,身死为国殇。”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留给中唐社会一片废墟 ,安史之乱烽火未熄 , 吐蕃又乘边备空虚举兵入侵 , 导致西北广大地区灾难
深重。时代要求李益充满拯救国家于危难中的社会责任感 , 此外 ,据有关史料记载 , 汉飞将军李广是其二十七世祖 , 身为西汉
名将李广的后代 ,李益深为自豪 , 不止一次说过:“身承汉飞将 ,束发即言兵”(《赴 宁留别》);“本其凉国 ,则世将之后”(《从军
诗序》)。国家和家族的使命让他具备了积极进取的心态 ,于是在他的边塞诗中常常洋溢着强烈的报国壮志和雄心。
鲍照和李益都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 ,渴望得到赏识和建功立业 , 心中满腔的功名意识促使他们对军事充满了热情 , 同时
由于现实所迫都有不得志之感 ,在这些方面他们的情感 、心灵是相通的。作品是诗家情感意识最直观的宣泄 , 因此他们的边
塞诗中势必存在着共性。可以说李益在盛唐边塞诗中吸收养料的同时 , 也超时空的受到鲍照边塞诗的影响。
有别于鲍照的是 ,李益的诗中除了强烈的建功意识外 ,还可看出他的报恩心态。这也是由他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他辗
转多个幕府 ,均觉得受到了重视 , 有了实现抱负的平台 , 所以报恩意识自然喷薄而出。如《从军有苦乐行》中“一旦承嘉惠 , 轻身
重恩光” ;《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中“问我此何为 , 平生重一顾” 、“去矣勿复言 ,所酬知音遇” ;《来从窦车骑行》中“束发逢世屯 ,
怀恩抱明义” ;《轻薄篇》中“少年但饮莫相问 , 此中报仇亦报恩”;《送韩将军还边》中“圣心戎寄重 ,未许让恩私” ;《再赴渭北使府
留别》中“报恩身未死 ,识路马还嘶” ;《又献刘济》中“感恩知有地 ,不上望京楼”等诗句 ,都是报恩意识的直接抒发。
二
边塞诗作都会描写到边塞风物 、战地环境以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影响下将士的情绪和心态 ,这在鲍照和李益的诗中都得
以呈现。如鲍照《代苦热行》 :“赤阪横西阻 ,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 , 鸟堕魂未归。汤泉发云潭 ,焦烟起石矶。日月有恒昏 ,
雨露未尝 。州蛇渝百尺 ,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 , 吹蛊病行晖。瘴气昼熏体 , 芒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 , 晨禽不敢飞 。毒
泾尚多死 ,渡沪宁具腓。生躯蹈死地 , 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 ,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 ,士重安可希。”他用铺排笔墨 , 极力
渲染战斗环境的险恶可怖 ,酷热 、淫雨 、丹蛇 、玄蜂 、飞蛊 、瘴气 、毒草 、毒水等等 ,大自然中的一切是那么危险 ,令人毛骨悚然 , 可
见将士们需要忍受何等的考验和磨难。《代出蓟北门行》中 ,他又写道“疾风冲塞起 , 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 ,角弓不可张” 。
李益诗中也大量描写了边塞环境之恶劣 , 主要表现在严寒和风沙 ,如《从军有苦乐行》中“边地多阴风 ,草木自凄凉” 、“剑文
夜如水 ,马汗冻成霜” ;《题太原落漠驿西堠》中“征戍在桑乾 ,年年蓟水寒” ;《从军北征》中“天山雪后海风寒 , 横笛偏吹行路难”;
《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中“故国关山无限路 , 风沙满眼堪断魂”;《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中“从来冻合关山路 ,今日
分流汉使前” ;《赴 宁留别》中“黄云断朔吹 , 白雪拥沙城”;《 宁春日》中“桃李年年上国新 , 风沙日日塞垣人”;《登长城》中“有
日云长惨 ,无风沙自惊”等等都展示了边疆将士在严酷环境下的艰辛和苦难。





经过他的巧妙运用 ,营造了诗歌意境 , 增添了诗歌的魅力 , 具有较高艺术成就 ,在这方面是对鲍照边塞诗超越 。
守边将士往往久戍不归 ,加上边地恶境难免思乡。 鲍照《行路难》第十三首 , 就写了一位征人长期转战沙场 ,思念家里的
妻子 ,以至“忽有白发素髭生” , 家中的妻子因思念远方的征人 ,“朝悲泣闲房” , “暮思泪沾裳” ,“形容憔悴” , “蓬鬓衰颜不复妆” 。
又如《拟行路难》十四:“君不见少壮从军去 ,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 日夜隔 ,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 , 胡笳哀极
边气寒 ,听此愁人兮奈何 , 登山远望得留颜。将死胡马迹 ,能见妻子难。男儿生世 轲欲何道? 绵忧摧抑起长叹。”这首诗描摹
了一位少壮从军的白首征夫的思乡之情 ,鲍照把主人公的痛苦 、哀怨 、思念之情用细腻的笔触写了出来 , 使我们的心灵受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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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
蒋寅说 “置身于大历时代 , 李益的边塞诗不可能尽与盛唐相仿。他的独特之处 , 除了因战争性质不同而没有对穷兵黩武 、
边将骄奢等加以抨击外 ,还在于忠实地记述了戍边将士的艰苦生活 ,尤其是他们凄苦的心境。” [ 6] (P366)这其中就包括他们浓郁
的思乡之情。李益的《听晓角》 :“边霜昨夜堕关榆 ,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 ,秋风卷入小单于。”以音乐为媒介 , 去抒
写士卒的边愁乡思。如《从军北征》中“碛里征人三十万 , 一时回向月中看。”诗人抓住全体将士一齐回头望月这最触动心弦的
细节 , 生动传神地描绘了广大将士久戍思归的心绪。还有脍炙人口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 , 一夜征人尽望
乡”更是真实的反应了戍边将士的乡愁。此外还有《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 :“何地可潜然 ,阳城烽树边。今朝望乡客 , 不饮北流
泉。”因为怕触动思乡之情 ,都不敢饮用向北流的泉水。边塞诗中将士无尽的乡愁 , 凄苦哀怨的情调 , 增加了李益边塞诗悲凉
的色彩。
三
鲍照“处在一个相对加强了皇权的统治下 , 刘宋前期统治的确又较有开展的气象 , 所以他的诗表现了积极与消极 、惆怅与
企望 、激愤与乞怜等不同色调的交织。慷慨中有沉郁 , 失意中又有希冀。” [ 7] (P261-262)因此 ,在他的边塞诗中也涵盖了深沉复杂
的思想 、意绪 ,对边疆将士命运及边塞战争有独特的认识和评价。他对边塞是充满向往的 , 但是对将领失误致使战士命丧疆
场和将士功高赏薄的现实却持批判态度 ,如《代陈思王白马篇》通过一位战死疆场的士兵的口喊出了“丈夫设计误 , 怀恨逐边
戎”的怨愤。《代苦热行》写出西南边境环境的凶险 , 将士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取得了战功 , 换来的却是“戈船荣既薄 , 伏波赏亦
微”的待遇 , 鲍照替他们喊出了心中的愤怒:“爵轻君尚惜 ,士重安可希?”《代东武吟》写了一位老兵精忠报国 、转战沙场 、立下了
汗马功劳 ,而在“肌力尽鞍甲”之后 , 仅因为是出身低贱的“寒乡士” ,结局却被穷老遣归 ,陷入“刈葵藿” 、“牧鸡豚”的困境。“弃
席思君幄 ,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惠 , 不愧田子魂。”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心理和惆怅 , 充满着诗人深沉的痛苦和忧愤 , 诗风沉郁
顿挫。
李益也对唐政府戍边政策和将士的生活 、思想进行了抨击和评论。如有征人久戍不归的怨愤和期望:“仍闻旧兵老 ,尚在
乌兰戍” ,“未知朔方道 ,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云中征戍三千里 , 今日征行何岁归”(《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
歌》);“莫遣行人照容鬓 ,恐惊憔悴入新年”(《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有久戍边关看不到希望而产生的莫名哀伤:“行行上陇头 ,
陇月暗悠悠。万里将军没 ,回族陇戍秋。谁令呜咽水 , 重入故营流”(《观回军三韵》 。有对功成不赏的激愤:“来远赏不行 , 锋交
勋乃茂”(《五城道中》);“汉将不封侯 , 苏卿劳远使”(《来从窦车骑行》)。还有士卒对边塞境况的哀叹:“莫言塞北无春到 ,总有
春来何处知”(《度破讷沙二首其一》)。
通过对比 ,可以看出鲍照更多的是激愤之情 , 李益则是满怀忧愁 、哀伤的情绪。 鲍照 、李益二人对边塞战争都有自己的认
识 ,尽管经历不同 、时代精神不同 ,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心理因素 ,有浓厚的生命意识和情怀。
四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体验 ,只有从古代典籍里吸收养料和素材 , 他在边塞诗的创作中运用很多汉代的史料 , 如:“羽
檄入边亭 ,烽火入咸阳。徵骑屯广武 , 分兵救朔方” 、“雁行缘石径 , 鱼贯度飞梁” (《代出自蓟北门行》), 诗中借用了很多汉代典
故写战争的局面和军队的阵势。尽管李益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 , 但他也喜欢从前代史料中吸取题材 , 如“自经皋兰战 ,又破
楼烦地” 、“汉将不封侯 , 苏卿劳远使”(《来从窦车骑行》);“中坚分暗阵 , 太乙起神兵。出没风云合 ,苍黄豹虎争”(《夜发军中》);
“君逐嫖姚将 , 麒麟有战功”(《送柳判官赴振武》)等等。
通过对鲍照 、李益边塞诗的分析比较 , 能够找出他们边塞诗的异同点 , 从而有利于探讨边塞诗创作上的继承性以及诗歌
创作与诗人生活经历 、时代发展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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